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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螺虾仁
沈小红和康远明的头一次约会

本来在沧浪亭。后来才改了玄妙观。
原因是那天上午突然下雨了，雨下得
蛮大，还刮了几下风。康远明就来了
电话。康远明在电话里说，改个地方
吧，忽冷忽热的天气，不要着了凉。

沈小红听了心里就蛮舒服。
其实，下午沈小红出门的时候，

雨就有要停的意思了。变成了蒙蒙
雨。沈小红撑了一把伞。

康远明正站在玄妙观的石柱子
前面。伞收起了，拿在手里。康远明穿
了件深墨绿色绸质的长袖衬衫。一看
就是上好的货色，不是出自乾泰祥，
就是来自更为现代的皇后绸都。

康远明说：“来了？”沈小红就略
低下些头，点了点。康远明又说：“有
点累了吧？”沈小红又把头略低下些，
有点红了。

到了这会儿，雨
倒是真停了。康远明
想把沈小红手里的
伞 拿 过 来 ，自 己 拎
着。却瞧见她拿的是
把长柄的阳伞。于是
就把她刚脱下来的
一件小风衣拿了过
来，搭在手臂上。

康远明建议说，
不如先在玄妙观里
走走。沈小红觉得蛮
好，她就点着头说：

“蛮好，蛮好。”
玄妙观里人倒是不多。康远明和

沈小红在那些白茫茫的石头上走了
几遍，又绕着几棵很老的樟树兜了兜
圈子。康远明就问沈小红：“饿了
吧？要不要吃点东西？”沈小红连忙
说，她现在一点都不饿，中午吃得
晚，况且也还没到晚饭的时候。康
远明就说可以先吃些点心，反正黄
天源、朱鸿兴、采芝斋就在旁边，
吃面食吃甜点吃糕团都行。“不
过，”康远明又说：“不过，点心可
要少吃些，要不，等会儿请你吃晚
饭就没胃口了。”

沈小红微微笑了笑，心里还是
蛮舒服的。

康远明选了一家老字号的饭店
请沈小红吃晚饭。

百年老号的饭店往往都有些传
说。其中有个传说是这样讲的，说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穿了便衣的皇
帝从京城来到这里。便衣皇帝上楼
后说他要坐临窗的位置。店小二说
你要坐临窗的位置就要加钱，因为
窗下就是观前街，就是玄妙观，观
前街和玄妙观里有很多好看女人走
来走去，你看了可不能白看。便衣

皇帝就笑了。便衣皇帝说你这个店
小二可真有意思。然后开始点菜。点
的是活鱼、活虾、活蟹。小二说，怎么
烧？便衣皇帝说：清蒸。小二问：全部？
便衣皇帝说：当然。

接着就出现了那个女人。
她从玄妙观三清殿那里走出来，

手里拎了一条鱼。是活的，在动。
他说：看到那个女人了吗？你去。

要是你拿到了她手里那条鱼，我会给
你很多两银子；要是你把她和那条鱼
一起拿来了，我就把这个饭店送给
你。

康远明带沈小红去的就是这家
饭店。

康远明点的都是些经典苏帮菜。
一条松鼠鳜鱼，一盆碧螺虾仁，一个
太湖莼菜羹，点心是血糯，外加隔壁
黄天源的特色枣泥拉糕。在决定虾

的种类时，康远明和
服务员产生过一点分
歧。服务员竭力推荐
炝虾。他说这里炝虾
的调料特别好，在别
的地方是绝对吃不到
这样好的炝虾调料
的，况且今天的虾又
特别新鲜。但康远明
不要。康远明说他就
要那种碧螺虾仁，而
且虾仁还必须是手剥
虾仁，要服务员一颗
一颗从活的河虾里剥
出来的。至于茶叶，

则一定得是新鲜的碧螺春茶。
把服务员打发走后，康远明又

对沈小红说：吃虾就要原汁原味，
那种奇奇怪怪的烧法我是不要吃
的。沈小红就也连忙说，她也喜欢
吃那种原汁原味的活剥虾仁。沈小
红说，这样点菜，她觉得蛮好。真
的蛮好。

她突然闻到股有些呛鼻的烟
味，好像是从康远明那里传过来
的。沈小红没有抬头，又用小纸巾
遮着鼻子，小心地闻了几下。沈小
红觉得，那烟味其实也是蛮好的。

菜陆续上来了。又有穿旗袍长
衫、拿琵琶三弦的一男一女在厅北
两张高凳上坐下来，开始唱些开
篇。那女的嗓音很尖，乍听起来像
钢丝。沈小红听了几句，扑哧一声笑
了，说：“怎么这样唱。”

康远明有点诧异地看她一眼，看
似不经意地问：“他们唱什么呢？”

沈小红就说，也没唱什么，也就
是讲南方怎么好，苏州怎么好，然后
是玄妙观好，玄妙观旁边的饭
店好，最后就是饭店里的碧螺
虾仁最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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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黎靖。每当我故意
叫他“黎老师”时，他一笑置之的神态
从眼前飞快地闪过。他笑的时候，左
脸颊有一个浅浅的单酒窝，不明显，
却很温暖。

我不抗拒如影随形的记忆，因为
抗拒也是徒劳。只是，此时此刻，我
独自站在街头，又一次感受到那种随
时会被往事击中的预感。

是啊，如今就连他也已被归为
“往事”。

我决定不理会这些，专注跟手里
的电话聊天：“到底你刚才以为我在
干吗呢？”

施杰说：“说了你不能生气。”
“说吧！”
“我以为你刚在洗澡，裸奔出来

接电话呢。”
“你还能想得更生动点儿吗？”
“能啊，你一边洗澡一边吃东西，

才会上气不接下气。”他这个设想果
真比洗澡还夸张。

“难道你会在洗手间吃东西？”
“你不是要生动的吗？这比光洗

澡生动多了吧！”他成
心逗我。

我 十 分 正 经 地
答：“你还别说，我跑
出一身汗，真打算回
去洗澡了。”

“好，那我不跟你
聊了。过两天估计你
还得来公司开个会，
到时候约你！”

“嗯，那再见。”
“再见，洗澡的时

候别吃东西啊！”
“代表热水器鄙

视你。再见！”
刚刚通过电话的手机屏幕又暗

了下去，还沾了些许脸颊边的汗迹。
我翻出纸巾擦来擦去，那些白色的半
透明水痕总是擦掉这条又划出那
条。我感到一股突如其来的疲倦从
身后往前包裹住了自己，缓慢地、不
顾形象地就在街边蹲了下去。膝盖
顶着下巴，整个人软得像一块面团。

接近十一点半，楼下的小径很
静，一切如常。

只不过……我好像又看到了黎
靖的背影。他背对我安静地坐在上
次那张长椅上，我一时间恍惚如遇梦
境。那背影的弧线如此熟悉，单凭光
线不足的模糊一瞥或许我会认不清
天天朝夕相对的小章，但绝对可以在
同样的情况下认出黎靖。

我承认自己一直期待他会再出
现在我面前，而当这一幕发生在眼
前，却完全不知道该不该装作视而不
见。他不是已经作出决定了吗，怎么
还会深夜出现在我楼下？如此疑虑
掠过脑海，我顿时又不敢再轻易断
定：或许是他，又或许不是。

低矮的灌木丛横卧在我身前，
“去”和“不去”两个念头在心里相持
不下，根本分不清孰先孰后。我发现
自己陷入了无法思考的僵局，而脚步

只是放慢，并没有停下。
离他的背影每近一步，都感到整

个人更沉一分。
这条路太短，我终于还是走到了

他身边。
他脸上丝毫没有意外的神色，只

是抬头看看我，带了一丝若有若无的
微笑。

我在他旁边默默地坐下。他在长
椅这一端，我在那一端，中间隔着半
人的距离。我们都心照不宣，这样的
时间、这样的地点在这里遇见绝不是
偶然。

我所认识的黎靖不是一个反反
复复轻易推翻自己决定的人。对于我
们之间即将发生的交谈，我从未心存
不切实际的侥幸期盼。

果然，他说了一句我最不爱听到
的开场白：“你最近好吗？”

“还行。”我别无选择地答。
答得这么快，他反而怔了一怔：

“来的时候看到你家灯亮着，就知道
你没睡。”

“我刚跑步回来。你呢？散步？”
他没有回答，眼

睛看着前方，似在注
视夜的另一端某个
未知的远处。

片刻，我打破短
暂的沉默：“你不
是期末很忙吗？”

“再忙也有休息
的时候。”他转过头
来对着我。

“嗯。”我找不到
话，就只嗯了一声。

这夜寂静得在
心里投下空茫的回
响，许久，黎靖像

下定决心般，略显艰难地说了一句
话：“我，大概需要一点时间。”他
半夜出现在我家楼下又不打算让我
发现，都已偶然遇到，他对我说的
竟然是需要一点儿时间。

有谁不需要时间？须知，要经
过详细审度考量的感情根本不叫感
情，只能算是一个选择。对于他，
我不能接受被考虑，从前不能，现
在不能，以后也不能。

我久久地注视着他。他侧脸的
轮廓、他嘴角的弧线都是那么熟
悉，而我们之间此时此刻正隔着亲
密距离以外、安全距离以内的完美
尺度。

“你有的是时间。”我说。
“你能给我时间吗？”他语速平缓

地、像是经过深思熟虑般地问。
我摇摇头，轻声回答他：“不能。”
我不能。有些事即便犹豫了一

秒，答案也不再纯粹。不愿现在要也
不愿马上舍，这是贪心。我可以容忍
的事并不少，唯独宽容不了这一件。
或许只要糊涂一点单纯一点低微一
点便无需计较这么多；但正如他所
说，我总想把一件事看得清清楚楚。

他微微牵动嘴角，眼里
却没有笑意，让这个表情变得
更加牵强。 21

连连 载载

叶圣陶先生曾写过一篇题为
《没有秋虫的地方》的散文，用这样
的文字形容都市中拥挤不堪的住
宅：“阶前看不见一茎绿草，窗外望
不见一只蝴蝶，谁说是鹁鸽箱里的
生活，鹁鸽未必这样枯燥无味呢。
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
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
是……无论你靠着枕头听，凭着窗
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
一丝秋虫的声息。……啊，不容留
秋虫的地方！秋虫所不屑居留的
地方。”我自小在上海生活，叶圣老
所说的正是都市长大的孩子的悲
哀，如同生活在鹁鸽箱里一般，长
期与大自然隔离，与田野泥土气息
隔离。不过，我们那一代的孩提时
代，学习负担没现在这么重，也不
可能沉溺于网吧和电子游戏中，有
着相当的自由空间，星期天尤其是
暑假期间，常跟随大孩子结伴到郊
外去撒欢，接触自然，亲近自然，其
中重要的一项游戏是逮蟋蟀。

从盛夏起，就开始有蟋蟀的吟
唱，一直延续到十月秋风劲、黄叶
飘才渐渐停息。所有的昆虫中，数
蟋蟀的吟唱最动听、最有诗意了。
幽静的月光下，几只蟋蟀远远近近
一起吟唱，随风飘来，此起彼伏，此
断彼续，比高明的乐师演奏还要美
妙。那是天籁之音，一下子勾起游
子的乡思和童年的回忆。

其实弄堂里本没有蟋蟀，夜晚
在弄堂和天井角落中吟唱的蟋蟀
都是我们这群孩子从郊外田野中
逮来的。我家那时住闸北火车站
附近，步行走到闸北公园宋教仁墓
地，再往北走不了几里地，就到郊
区农村田野了。虽然是白天，但在
田野里、沟渠旁，蹲下身子静心听，
就能听得到蟋蟀在轻声吟唱。先

凭耳朵和经验判定蟋蟀吟唱的方
位，蹑手蹑脚靠近，蟋蟀很灵敏，觉
察到什么，一下子便停止吟唱。这
时要有耐心，蹲在地上，尽量屏着
呼吸，不出一点声响。几分钟、十
几分钟过去，蟋蟀以为没有危险
了，又开始吟唱。这时，一下子断
定它隐藏的地方，或在一块砖头瓦
片之下，或在一堆杂草之中，或是
一条泥土缝里，左手翻开砖瓦杂
草，右手拿着专逮蟋蟀的小网罩，
不等蟋蟀往外蹦，便眼明手快迅速
地罩住，随即将蟋蟀装进事先备好
的竹管筒中，塞上棉花或纸团，便
大功告成了。

蟋蟀的吟唱其实是它的翅膀
振动发出的悦耳声响，只有俗称

“二尾子”的雄性蟋蟀才又会唱又
勇猛好斗。逮蟋蟀主要为的就是
观其相斗，那是男孩子们的一大乐
趣。谁手里如果有一只屡战屡胜
的“蟋蟀大王”，是很了不起的，受
到全弄堂小伙伴们的敬重和羡
慕。有时，邻近的两条弄堂的小伙
伴们互不服气，约定日子，由双方
各自的“蟋蟀大王”一争高下。那
是一场高水平的恶战，双方的小伙
伴围成一圈观战，都为自己一方的

“蟋蟀大王”暗暗鼓劲，兴奋劲头不
亚于过年过节。两只“蟋蟀大王”
撕咬在一起，时而翻白肚，甚至甩
出盆外，放回盆里再继续斗，打得
真叫天昏地暗。获胜的那个弄堂
的孩子趾高气扬，失败的另一弄堂
的孩子灰溜溜的，却偏又嘴强牙硬
地扬言：走着瞧，过几天就会带着
新的“蟋蟀大王”来挑战……

蟋蟀一旦斗败便往往丧失了
斗志，再怎么养也不堪重上战场
了，一见对方蟋蟀张开大牙冲来，
不等斗上一两回合便转身逃窜。

对这样的败将，虽然有点舍不得，
但孩子们还是将它放生，有的放到
天井角落里，有的放到弄堂过道两
边的砖缝泥土中。好在那时的弄
堂里大多是砖地，斗败的蟋蟀沾到
泥土气，喝到露水，慢慢恢复了元
气，一到夜晚，鸣唱声又渐渐响亮
起来。以致孩子们常怀疑是不是
原来放生的那只败将，赶紧打着手
电筒，重新将它逮住，却一看便泄
了气，分明还是原来的那只嘛。弄
堂里鸣唱的蟋蟀，全是孩子们从郊
外逮来的“移民”，没有一个是“原
住民”。小小的蟋蟀给孩子们带来
多少乐趣啊！它将都市里的孩子和田
野、和自然亲密地结合在一起。

千万别说蟋蟀是小儿科玩意
儿，它们吟唱的可是最古老的民
歌。《诗经》中《唐风·蟋蟀》中有

“蟋蟀在堂”三章，在《豳风·七
月》中有“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
下”。历朝历代多少文人墨客为这
只小小的秋虫赋写了出色的诗
篇。如今的上海市区，绿地多起
来了，蟋蟀也在市区有了立身之
地。我家从闸北搬到浦东张杨路
一个新型小区居住，浦东的绿地
面积更大了，又能随处看见蝴蝶
在飞，夜晚散步能听见蟋蟀美妙
的吟唱了。叶圣老当年的感慨和
遗憾已经得到很好的补救，城市
环境保护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只是，现在的城市越来越高、
越来越大，孩子们不会再步行到郊
外去逮蟋蟀玩了，和田野、自然的
联系更加疏远了。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不会遗忘，
蟋蟀的吟唱确实给生活增添了许
多诗意，也给我们这一代老人留下
无尽的童年回忆……

一直保持着一种兴趣，喜欢到远方去看风
景。

真的，对于远方，我常常怀着一种义无反顾
的向往。

有朋友问我，是什么东西吸引着你快乐地
投身到远方的怀抱。我想了想，说，我应该是
想拒绝一种颓废吧。总是觉得，在一个地方生
活久了，颓废的情绪就会多起来，若是一味地
逆来顺受，灵魂就会受到侵蚀，像被囚的鸟一
样，在明媚的阳光之外，会感到窒息。我想飞
出心灵的囚笼，走向远方，把明媚的阳光尽情
拥抱，自由地呼吸空气。直到在这种感觉里放
纵一番，品味那种飞舞的快感，我才会感到满
足和愉悦。

看报纸时，旅游的版面我是喜欢看的，因为
那里常常介绍我未曾涉足的远方的风景。

那天，认真地阅读一篇介绍一处藏在深山
里的风景的文章，这篇文章还配了一幅图片，
图片上有一个女孩走在幽静的山道上，她有一
双充满喜悦的眼睛，还有看上去极其快乐的脚
步，女孩的身边是郁郁葱葱的山。这幅图片的
意境极为动人。那一刻，一种到远方看风景的
自由和放肆，在一瞬间就让我有了体会。于
是，我的心里就又开始对远方充满了向往，还
有远行的欲望。

在向往里，我的心飞到了远方。
我喜欢到远方去爬山，也喜欢去远方戏

水。我喜欢远方山岭的那种绵延起伏的变化
和多彩。尽管每次在强烈的渴望里攀登到山
顶的时候，才知道那些生动的美景无法揽在怀
里，但是，我却可以在山顶上沉默着，任凭山风
吹拂脸颊，感受着人间美景的珍贵和易逝。

我还喜欢去远方看不同的水。置身在不
同感觉的水光里，体会每一种水的独特气
息。用手掌掬起一捧水，看着清凉的水从指
间落下，似乎是绚烂的烟花在纷纷飘坠，有
一种美丽和繁华，也有一些苍凉，感觉是那
么丰富。

走得累了，我会在附近的地方风味餐馆里
好好吃上一顿。只是，我不喜欢去那些所谓的
旅游胜地凑热闹。我最愿意做的是找一个偏
僻的小餐馆或小茶馆，在恬静的时光里，轻松
地坐着，沉浸在恬静而温暖的阳光中，看着陌
生而亲切的生活和风景，默默想许多已知和未
知的事情。

远行的时候，我喜欢带一个很大的行李包，
里面可以装衣服、相机、水壶，还有我喜欢阅读
的书。我不喜欢喝外卖的矿泉水和饮料。我
喜欢喝自己带的凉开水，有一种亲切的味道。
我出门的时候喜欢带着爱读的书，彼此相
伴，心里踏实、快乐。

人在异乡行走，我乘坐过飞机、火车、
大大小小的船，也坐过长途汽车，最有趣的
是，我坐过运送木材的大卡车。在江南的一
个小城，我还花了十几元钱租了一辆破自行
车，骑车把那个小城跑了个遍，真是痛快。

我常常是独行到远方去。
如果去的地方刚好有昔日的旧相识在，

我会在快乐的时候去找他们，和他们叙旧，
分享快乐的心情。这样，收获的快乐更多。

有时，在去远方的旅途中会遇到有缘的
陌生人，我会无比快乐。曾经有些人，尽管
只见过一面，却已经放在心上了。

回到家里，想着自己去过的地方，遇到的
人和事情，看过的风景，慢慢回味，所有的
细节都无比生动。美好的记忆不会在时光里
陈旧和残缺。那是自己生命的飞翔。

我常常渴望能走得更远。但是，也会有一
些事情阻挡着我的脚步。然而，我始终在向
往着远方，远方有我梦想中的一个栖息地。
即使只是沉浸在对远方的向往中，我也是快
乐的。

我的心总是在向往中朝着远方行进，没有
停息，对于喜欢尝试新奇事物的我来说，这样
的心灵之旅，的确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赌徒笔记》主要讲述了有理想的文艺青
年九万，因不会打牌相亲被拒，从此走向赌博之
路。从一无所知的新手，到身怀绝技、令各大地
下赌场的大小赌徒、老千们闻风丧胆、一夜豪赌
千万的老千王的大起大落的刺激人生。

本书展现了现实社会中以赌博为营生的疯
狂老千们的众生相缩影：欺诈、争斗、圈套，输的
不仅仅是金钱，还有岁月、亲情、人性……

作者九万，曾是一个职业赌徒，后弃赌从
文，出版了多部小说。本书的主要意义在于作
者想通过以小说讲述的形式劝解、警示那些嗜
赌成命的人放弃赌博爱护家庭回归正常的生
活。

《赌徒笔记》
章艳芬

远 方
王吴军

清韵（国画） 燕 生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
李大钊曾两次来河南开展革命
活动和帮助党的组织建设。

1924 年 12 月，拥护孙中山
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革命第二
军军长胡景翼来到开封，就任
河南督办。为做胡景翼的工
作，发展河南的革命形势，12月
下旬李大钊亲自来到开封开展工
作，次年1月，经李大钊深入细致
的工作，在其直接关怀和影响下，
一些共产党员陆续来到河南工作，
发展了河南的革命形势和党的
组织建设，6 月，以王若飞为首
的中共豫陕区委正式成立。

1925 年 4 月，胡景翼病逝
后，由岳维峻继掌大权，从而与
我党的关系日疏，河南形势也
日益严重。1925 年夏，为争取
岳维峻，李大钊与于右任又一
起来到开封，到开封后的第二
天上午，李大钊前往督办公署
会见了岳维峻。经谈话后，李
大钊了解到岳维峻有“联络吴
佩孚攻打奉军”的打算，李大钊

在分析了各方面军情后，指出：
“目前，奉军的威胁暂时还不算
大，你应当集中力量先打吴佩
孚。”并说：“京汉铁路工人我已
经安排好了。”李大钊还向岳宣
传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岳要支
持工农运动。并具体提出豫陕
区委工作人员的交通问题，岳
维峻满口答应帮助解决，并当
即写了张条子：“马文彦（陕西
三原人，当时在河南参加筹备
总工会）要票就给，不论等级。”
因当时马文彦不在开封，李大
钊到郑州后，派人把马文彦从
信阳叫回，亲自把岳写的条子
交给他，豫陕区委的交通问题
很快得到了解决。

李大钊在开封期间，住在
郑州的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专
程到开封，向李大钊汇报了党
的工作。李大钊离开开封之
后，岳维峻把李大钊“集中力量
先打吴佩孚”的劝告置之脑后，
使河南的革命形势和党的组织
建设遭受了严重损失。

老同学小董，有一天打电话
来，说要到我所在的城市开公司。
我以为他是开玩笑，谁知几天后，
他竟真的来了。

我说，你要开公司，我可帮不
上你什么忙啊？

小董笑笑，说，没事，你这边工
商局、税务局的人我都认识，没问
题的。

到我这里的第二天一早，小董
对我说，你带我去工商局吧。我正
想着事儿，我说你自己去吧，我上
午没空。小董说，可我不认识去工
商局的路啊！我瞪了他一眼，你不
是说你都认识工商局的人吗？怎
么连工商局在哪都不知道呢？小
董笑笑，没接我的腔。

老同学来一趟不容易，我把上
午的事儿安排到了下午，陪着小董
去了工商局。进了工商局，小董径
直去了大厅里的一处前台，拿了

“企业（字号）名称预先核准申请
表”，然后坐在一处空位填写起
来。我在旁看着，想，小董真会说
大话，他若真认识，还用他自己去
拿表，自己去填表吗？小董填完
表，看我一脸嘲弄的表情，只是淡
淡一笑。

我看着小董进了一个房间，远
远看见一个男人接待了他，男人似
乎和他并不熟识。小董递上材料，
还有那份申请表。我看着男人很

认真地看着那些资料，并且又和小
董聊了起来。看起来，聊得还挺好
的。更让人奇怪的是，不知道小董
是不是给那男人喂了什么迷魂
药，临小董办完要离开时，男人还
亲自把小董送到了门口，并且热情
地握着手。

看着小董喜笑颜开地向我走
来，我真是纳闷极了，难道他们真
的是认识？我想问小董，但小董拍
拍我的肩，说，走吧，帮我一起去租
套办公场所。

几天后，租房的事儿搞定了。
小董又让我陪他去趟税务局，

我说，小董，你说税务局的人认
识？小董点点头，说，是。我说，那
你不知道税务局在哪个地方？小
董笑了，说，我还真不知道。我苦
笑，真的是无话可说了。

到了税务局，我还是等在大
厅里，小董又进了一个办公室，去
购买印花税等。我看着小董进去，
然后门就被关上了。小董出来时，
先探出一个头，是小董的头，接着，
又探出一个头，一个男人的头，男
人紧紧握住小董的手。我苦笑，难
道小董和他也认识？

后来是再去工商局，包括反复
地跑会计师事务所、银行、公安局
等地方。每个地方的人，都像是被
小董灌过迷魂汤一般。毫无意外
地，小董在离开时，都会和他们热

情洋溢地握紧了手。我觉得我快
要疯了。小董怎么认识那么多的
人？！

都说办理一个公司要走的程
序非常麻烦，但小董看来是个例外。

最后一次，是要去税务局申
请领购发票。那天，小董突然有点
肚子痛，吃了点药，还是隐隐有些
作痛。

小董说，哥们，你帮我去税务
局吧？

我一脸为难，说，小董，可我
不认识他们啊。

小董笑笑，说，没事，一会儿
他们就认识你了。说着，就递给我
一堆材料，并且很郑重地告诉我，
一定要让他们好好翻一下。

我有些纳闷，又有些疑惑，想，
小董不会是有什么锦囊妙计吧？

去了税务局，我拿着小董交
给我的资料，进了一个房间的门，
一个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说，
有什么事吗？

我战战兢兢地递上那些资
料，男人接过，很随意地翻着。然
后，我很惊讶地看到资料中的一抹
几张红的纸币，我吓了一跳。小董
怎么这么不小心，把钱给掉在里面了
呢。可奇怪的是，我发觉那个男人的
面色突然就缓和了许多。并且，男人
很自然地就把钱拿了出来，轻轻地塞
进抽屉里。接着，男人说，没问题了，
你去申请领购发票吧。

我说了声，谢谢。站起身时，
我看到男人也站起了身。

并且，男人还把我送到了门
口，我们两个，像是多年认识的老
朋友一般，热情洋溢地握紧了手。

我们认识
张艳霞

李大钊与河南的党建
夏吟

白云生处是我家（国画） 王 有

蟋蟀的吟唱
耿 法


